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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代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莎士比亚作品与当代社会和人类条件的关系，

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莎士比亚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动态的多维角色，这些人物的性格在剧中

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多面性的特点，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麦克白》这部

剧本以“美即丑恶丑即美”为开端，引出了贯穿整个剧情的“矛盾双方相互转换”的主题，揭示了角色

性格的复杂多变性，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核心理念，即矛盾观与发展观。因此，从哲学视

角进行文学阐释，论述《麦克白》中多对矛盾产生和发展，既有利于全面把握人物角色和情节，更揭示

社会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莎士比亚作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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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hakespearean studies, the use of Marxist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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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s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kespeare’s work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human conditions has become a field of study of concern to many scholars. The characters in Shake-
speare’s works are not one-dimensional flat characters, but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s, 
and these characters are multi-facet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lay, which reflects the universality 
and specificity of contradictions in Marxist philosophy. Macbeth begins with “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 which leads to the theme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ory sides” throughout the 
pla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of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ies and the core concepts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such as contradi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cbeth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which discuss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but also reveals the law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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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瑞安认为“莎士比亚是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马克思也曾指出莎士比亚在一定程度上

启示了他的作品，这表明了两位伟大人物及其作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大卫·霍克斯指出，马克思

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已被不同流派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所吸收和采用，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象征主义和解

构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在文学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2]。
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创作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当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层出不

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风气败坏，这也是促使马克思探索社会机制的主要动力。《麦克白》蕴含了

许多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呼应的因素：幻与实，得与失，善与恶。同样，对于这些矛盾的分析

也很少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关注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基于此，《麦克白》并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命运悲剧，表现麦克白的戏剧性转变，更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独到的哲学思

想。因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对《麦克白》中的矛盾要素及其哲学意义进行深入

研究，以期对社会发展规律及莎学研究进行深层阐释。 

2. 矛盾存在的绝对性  

马克思指出，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3]。《麦克白》中最根本的矛盾，即阶级矛盾，是无法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解决的。根本矛盾进而可以催生一系列其他矛盾，或是从已有矛盾中衍生而来，或

是相互伴随。无论如何，这些矛盾都不会被轻易淘汰。马克思曾经指出，矛盾是推动对象发展的动力[3]。
显然，阶级矛盾成为麦克白弑君篡权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推动了整个剧本在无尽的矛盾中不断发展。《麦

克白》中的绝对矛盾，即外表与内心、黑暗与光明、天使与魔鬼等，揭示了矛盾在剧作中的重要作用，侧

面体现了莎士比亚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合。 

2.1. 外在与内心：欲望与野心的实现 

为说服自己的丈夫毫无愧疚地实施谋杀，麦克白夫人曾坦言“看起来像一朵纯洁的花，其实是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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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蛇”[4]。麦克白自己也相信“虚伪的面孔必须掩盖虚伪的内心”[4]。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外在与内

心的矛盾是欺骗与虚伪的面具，而这面具本身又是其欲望和野心实现的工具，最终引导邓肯入局麦克白

的棋盘并惨遭杀害。此外，剧本中最令人恐惧的不是女巫的非人形象，而是人的主观思想，也就是人性

的衡量[5]。麦克白与其夫人在良知与残忍中摇摆不定，最终屈服于后者；而班柯面对预言虽然也经历了

同样的挣扎，但良知阻止了他步入歧途。二者选择的不同道路表明矛盾双方的共存是普遍的，但这种平

衡状态无法一直维系，总有主导方战胜从属方。麦克白夫妇与班柯的不同之处在于，班柯能够压制自己

内心的欲望，使其不至于像泡沫一样飘浮在空中，而麦克白夫妇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最终使人性中

的恶无限膨胀。 
麦克白在戏剧的开始处于一种未被染指的原始状态，然而，当他从女巫口中得知自己将成为下一任

国王，而班柯的后代将在他之后成为国王时，他意识中的邪恶种子开始萌芽、膨胀，并最终吞噬了良知

[6]。正是从这时起，他的外表和内心逐渐变得不一致。缺乏控制力的麦克白，最终导致邪恶情绪的无限

膨胀，不仅给自己，也给整个王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外表与内在的不一致代表着真实与虚假的矛

盾，麦克白充分利用这一点，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但对矛盾的错误运用，必将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最终会受到反噬。 

2.2. 天使与恶魔：善良与邪恶的碰撞 

莎士比亚的戏剧通常包含神话元素，《麦克白》中拥有特殊的力量的超自然者会对人物的命运产生

重要的干扰和影响。例如，三个女巫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违背自然，但不可提前告知，否则就会导致

自然秩序的混乱。 
此外，剧中引用的天使和魔鬼也是超自然的元素，象征善的天使和象征恶的魔鬼时而泾渭分明，时而

相互转化，让人难以分辨[7]。麦克白担心他的罪行会受到天使的谴责，因此他犹豫不决。然而，女巫的预

言蛊惑人心，他最终被魔鬼说服，屈服于女巫。这时作为象征魔鬼身份的女巫在麦克白相信其预言时转化

成了天使，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交给了女巫，坚信女巫的预言会成为保护他不受惩罚的盾牌。随着他犯

下的错误越来越多，他的罪孽也越来越重，因此在第四幕第一场中，麦克德夫称他为“魔鬼麦克白”。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趋势必然战胜旧趋势[8]，在这个层面上，

马克思和莎士比亚达成了一致：天使终将战胜魔鬼，正义一方的失利是暂时的，邪恶一方的失败是永久

的。正如马尔科姆对麦克德夫所说：“上帝在上，你我之间自有分晓”[4]。也是一股来自大自然的力量，

让他和麦克德夫能够团结起来，打败麦克白。正如马克思的理论中，权力和法规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只

有遵循真理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3]。 

2.3. 光明与黑暗：正义必将不可缺席 

《麦克白》中，杀戮和谋杀都被黑暗所掩盖，而光明则代表正义、希望和生命。莎士比亚将“黑夜”

或“黑暗”与地狱、黑暗等联系起来，使其充满恐怖气氛；而“光明”或“白昼”则伴随着天使或天堂。

例如，麦克白写道“不要让光看见我黑色而深沉的欲望”[4]；邓肯被杀的那个夜晚可以用“诡异”来形

容——黑得什么都看不清楚，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此外，为了隐藏真相，麦克白派人在黑暗中处决了

班柯，班柯临死前喊道：“给我们一盏灯吧，嗬！”[4]。这里的光不仅仅是火把的光，而是来自上天的

正义之光，它照亮了黑暗，揭露了麦克白的魔鬼和恶行。 
在剧中，人与土地的命运紧密相连，土地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它可以像人一样生病、流血。而由

于麦克白的人为破坏，这个本应是人类母亲的国度变成了一个“坟墓”，一个埋葬人类的地方，一个与

地狱有关的地方，一个无尽黑暗、看不到光明的地方[9]。但最终，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胜利的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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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大地，正义回归。 

3. 矛盾的相互依存与互相转化 

《麦克白》中三个女巫曾表示“美即丑恶丑即美”[4]，体现了两个矛盾之间模糊的界限，并由此揭

开了全剧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序幕。莎士比亚通过这样的描写，表明世界并非恒定不变，也没有绝对的对

错，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是相互渗透，难以辨识的。世界上存在的事物，更多的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

体，彼此相互转化，反映了人性的堕落、挣扎和救赎[10]。 

3.1. “美即丑恶丑即美” 

“美即丑恶丑即美”是《麦克白》中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名言，这种模棱两可的氛围为整部

剧奠定了悲哀的基调。首先，女巫们的身份难以捉摸，代表着一种与自然相反的超自然力量。乔治曾指

出，万物平等，甚至像“美”和“丑”这样的对立面，都有相互转化的趋势[11]。这暗示着苏格兰的混乱

和无序是注定要发生的，越是表面和平的王国，一旦“公平”转化为“肮脏”，就会越危险。并非只有女

巫才会说出“美”与“恶”之间对立统一关系，麦克白在与考特爵士的战斗中经过野地时，面对凄凉的景

色和雷声，他说：“我从未见过如此阴郁又光明的日子”[4]。 
莎士比亚通过塑造堕落英雄的原型，描写英雄人物堕落后无法自我救赎的情节，传达了人性的复杂

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呼应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

共处一个统一体中，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并且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12]。 

3.2. 苏格兰与邓肯：平静的躁动 

邓肯是一位正义的君主，在他的领导下，苏格兰就像一艘在海上平稳行驶的船，但在平静的海面下，

却暗流涌动：麦克白正在秘密策划一场谋杀。 
从宏观上看，邓肯国王的苦难与麦克白以及苏格兰的命运息息相关。邓肯被谋杀的那个夜晚，所有

的骚动都笼罩在无月的黑夜之下，一系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离奇事件让这个夜晚“终生难忘”，完

美地诠释了麦克白安逸与不安这对矛盾的相互依存[13]。此刻的麦克白深陷危机，不久之后，整个苏格兰

都被恐惧笼罩。哪里有和平，哪里就会有混乱，但隐藏在安全表象下的危险，大多数时候都是看不见的、

意想不到的。这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

引、相互贯通的一种趋势和联系[14]。 

3.3. “心灵的匕首” 

麦克白用匕首杀死了邓肯，但实际上杀死邓肯的却是像石头一样坚硬、像匕首一样锋利的心。从生

理上看，心脏是人体最柔软的部位，而在情感上，它却变成了用匕首杀死邓肯等残忍行为的指挥官和指

导者。这样，最柔软与最坚硬的物体合二为一，二者就会相互转化，互相贯通。 
在独白中，麦克白不断在真实场景和虚幻场景之间徘徊，将他的犹豫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一

把心灵的匕首”和真实的匕首在麦克白面前不断变换，匕首作为邓肯的死亡工具是真实存在的，而麦克

白看到却摸不到的匕首实际上指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心灵匕首”的出现，将他从犹豫中拉出，为他的

谋杀注入了无穷力量。心灵的匕首试图表达的是，人的想象是世界上最无拘束的部分，而心脏作为人体

最柔软器官，其实承载着想象力，它不仅伤害了邓肯，麦克白自己也最终被自己内心恐惧的匕首所打败。 

4.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矛盾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麦克白经历的这种螺旋式向下发展、走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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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的模式咎由自取，而避免这种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15]。麦克白强行破坏关系、改

变社会地位的行为，改变了正常的发展规律，因此受到了惩罚，而他一步步走向地狱的罪恶，也从整体

上警示着后来者，只有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1. 量变引起质变：步入地狱之路 

麦克白的谬误言行一步步将他推向欲望的深渊，让他的罪恶逐渐加深，使他逐渐变成一个愈加残暴

的人。仇恨的逐渐积累体现了发展的规律：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麦克白试图避开时间的正

常发展，直奔结果，虽然谋杀成功，但他的幻灭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并不是瞬间变得邪恶，而是随着

形势的逐渐发展和变化，逐渐失去控制，被魔鬼无形的手吞噬。马克思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验证：事物

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与自然相比，人类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人类唯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遵循社会

和自然发展的规律。这也是麦克白最终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尽管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为得到王位付出

了一切努力，但都是徒劳的。他的行为和思想是一种沿着唯我主义和反社群路线的误入歧途的理想，英

雄的理想在这里螺旋式上升为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4.2. 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 

发展主要是指社会作为一个和谐统一体的整体发展，事物发展的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是曲

折的。事物的自身发展，经过肯定、否定和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

归，但实质上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某些低级阶段的特点、特性，是通过曲折的形式而实现的前进运动。

因此，事物发展是螺旋式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在戏剧的开场，麦克白作为新势力的代表，满怀正义，讨伐叛徒，打败了邪恶的旧势力。但之后他

却屈服于女巫，走上了前人的歧途，成为叛徒，迷失自我，导致邪恶势力再次苏格兰的土地上抬头。然

而，随着麦克白的幻灭感越来越强烈，他身心俱疲，最终走向疯狂。此后，黑暗逐渐消退，正义之光再次

照耀这片土地。 

4.3. 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的联系[16]，《麦克白》中社会秩序恢复稳定的景象并非偶然。

蒂利亚德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为出现这种判断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历史上，新上任的马尔科姆国王

会在政变中被他的兄弟唐纳德·贝恩残忍杀害，而他自己的麦克白式血腥统治后来会被弗里恩斯——班

柯的儿子——所救赎，这样一来，剧中结尾处所谓终结的谋杀暴力循环就真的重演了[17]。 
戏剧的最后一幕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制度和秩序重新步入正轨，新加冕的国王马尔科姆，正如蒂利

亚德所指出的那样，是莎士比亚理想国王的肖像，代表国家秩序的恢复，废除了“Thane”的头衔，改为

“Duke”，从而取代了与血腥的苏格兰传统任命继承人的联系[17]。 
麦克白在杀死邓肯之后，出于维护王位稳定和让公民心服口服的需要，继续实施暴政。最后，他陷

入了杀人的怪圈：“麦克白一边幻想着噩梦的终结，一边在噩梦中越陷越深。他一边幻想着犯罪的世界，

一边越来越深地陷入犯罪之中”[18]。当麦克白的生命结束时，他短暂地跳出了轮回，但这并不意味着轮

回的结束，谋杀的轮回很可能在别处再次出现：曾经属于考特爵士的罪名，似乎在麦克白死的那一刻又

在他身上复活了；而杀死麦克白的人也将成为杀死国王的凶手，麦克白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杀死的国王。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通过这一循环，莎士比亚完美诠释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

这也正是《麦克白》成为一部完整悲剧的原因之一：尽管苏格兰暂时恢复了元气，但新国王是否会继承

麦克白的事业还不得而知。毕竟，根据女巫的预言，班柯的儿子应该是继麦克白之后的下一任国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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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又是新悲剧的开端。然而，莎士比亚的最后陈述并不是绝望，因为剧中出现

了一种和解的感觉，它确实肯定了世界的积极意义[19]。这里的意义呼应了马克思的发展思想：事物的发

展方向永远是螺旋式上升的。 

5. 结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麦克白》可以被看作成是一部由矛盾构成的戏剧。虽然大多数戏剧都是围

绕着若干矛盾和冲突展开的，但不同的戏剧都有自身独特的矛盾集合体。在《麦克白》中，作为剧中出

现的第一对矛盾，“美”与“丑”首先体现了哲学思想：两种对立的矛盾可以相互转换，美德与罪恶之间

并不存在永久的对立。人性的复杂性也由此展现：苏格兰是邓肯命运的写照，二者都处于一种被表面的

安逸所掩盖的躁动不安之中。 
矛盾的核心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外在”与“内心”这对矛盾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当麦克白夫妇

在城堡里拥抱邓肯时，他们虚荣的面孔和恶毒的内心共存于同一个肉体之中。两种矛盾的并存造成了强

烈的欺骗，最终酿成悲剧。此外，各种矛盾的意象和形象也不容忽视，例如，天使与魔鬼形象的频繁出

现，为该剧增添了神秘色彩。同时，这也预示着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矛盾终将消失，因为强大的自然才是

宇宙的主宰，才是矛盾的主导。 
剧中不仅有静态的矛盾，也有动态发展的矛盾，这种动态的矛盾推动了发展。白天与黑夜、黑暗与

光明的频繁交替，并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在很大程度上是良知的觉醒与人性恶习的斗争，麦克白的陨

落过程是对传统英雄命运的践踏。在全剧的最后部分，麦克德夫的胜利预示着另一个未知循环的开始。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为戏剧、王国和其公民增添了悲剧的色彩。最后，通

过分析自然、人物和情节中的若干矛盾，得出结论：冲突和矛盾不仅揭示了人物性格的不断变化，而且

表明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发展[20]。同时，莎士比亚通过邓肯之子夺回王位的结局，表明矛盾永远不会消

失，人类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大量矛盾集合体为基础，

对《麦克白》中的多重矛盾与发展进行了分析， 从哲学视角再现其文本内核，既有利于全面把握人物角

色和情节，更揭示社会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莎士比亚作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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